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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眼里，作为“现代工业皇冠”的大飞机，不仅是逻辑推理的最高竞技场，也是现代工业力量的绝佳体现——不管
是设计、制造还是试飞，大飞机的每一步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无论是晨曦中的起飞，还是豪雨中的降落，其巨大的身形都
让观者不得不折服于现代工业产品展现出的雄浑张力。

在经历了C909、C919两个型号的锤炼之后，中国大飞机事业目前正在向C929宽体客机进军。在以数理逻辑及力量为
特征的大飞机背后，以细腻、耐心、韧性、谦和、担当、关怀、爱为特色的巾帼力量的努力和奉献也不可或缺。

待 到 山 花 烂 漫 时
——大飞机巾帼设计师群像速写

□ 记者 欧阳亮

“C929团队的在编人员中，有 799名女
性，占比达31.9%。另外还有许多女性员工在
干C929的活，但她们分散在其他的团队中。”
C929总设计师赵春玲告诉记者：“在工作中
无须特意区分员工的性别，大家干活都遵循
同一个标准，但女性性格中的细腻、韧性、谦
虚、亲和力等，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又能起到特
有的作用。”

始于兴趣 与时代同频共振

赵春玲毕业于西工大电子工程系，经历了
中国商飞C909、C919、C929三大型号，一步步
从设计员成长为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总设
计师。“我高中时物理、化学成绩特别好，数学倒
没那么突出。于是跟家里人一商量，就决定去
学电子工程。”赵春玲回顾当年的选择时说，当
初倒并不是冲着学航空去的，但西工大作为三
大航校之一，很多专业都结合了航空方面的课
程，而且学习期间又去了相关企业实习，慢慢就
培养起了对航空的兴趣和志向。

1991年，赵春玲硕士毕业参加工作，正赶
上中国航空工业最艰难的时候，研究所型号任
务不饱满，她们得自己找事做，自己挣钱养活自
己。当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到处都是对人才
和知识的渴求，于是赵春玲和同事们就利用自
己的知识去帮助人家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效
率，然后用所赚的钱再来反哺航空方面的研究。

这种困难不只是赵春玲所在研究所单方
面的情况，中国航空工业的整体情况都差不
多。C929副总设计师严林芳当时正在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所（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
前身），她参加过很多其他工业品项目。“比如
做圆盘拉伸机，给温室大棚做喷淋设备，给某
品牌空调做控制器，给温州的档案室做控制
柜。”严林芳介绍说，档案室需要保持恒温恒
湿，叫她们去做电器控制柜，她们团队总共4
个人，既负责设计又负责施工。

那个年代，计算机还没普及，但严林芳已
自学了编程。这些技能都是当时的市场所急
需的，但赵春玲也好，严林芳也好，另一位
C929副总设计师李革萍也好，都没有考虑过
离开航空工业。“我毕业的时候，华为等企业已
经开始大规模在西工大招人了，所以我的很多
同学去了深圳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我们
一百多个同学中，现在仍然留在航空系统的，
已经不到五分之一了。”赵春玲说，要是比收入
的话，那些跳出去的同学收入比她高得多，差
距很大，但她始终没有动过离开航空工业的念
头，“因为我就喜欢干这个。”

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2002年C909立项，
2007年C919立项，2008年中国商飞成立，国产
大飞机迈进了只争朝夕的峥嵘岁月。2024年
9月1日上午，在西工大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表
演讲时，赵春玲鼓励同学们“有意识地构建兴
趣、努力与目标的黄金三角形，以兴趣为牵引，
学习会更有主动性；将兴趣与个人事业和国家
发展需要相契合，将更会与时代同频共振、与
快乐相向而行”。

C929项目系统工程团队的王奕正是将兴
趣与国家发展需要相契合才选择的大飞机事
业。家住景德镇的王奕从小就与直升机打交
道，初中开始玩航模，2008年高中毕业时正赶
上中国商飞成立，于是直接报考了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并于硕士毕业后加入中国商飞上海飞
机设计研究院。

C929项目复材团队的李明与王奕的情况
相似，也是冲着国产大飞机而考进了上海交大
航空航天学院大飞机班，毕业就直接进了上飞
院。“我读研的时候就有中国商飞的老师来给我
们授课，那时就明确了加入国产大飞机研制队
伍的决心。”李明说，大飞机班也不是说每个人
都能进中国商飞的，自己也是凭着热爱经过一
番竞争才拿到入职通知。

“我一入职就加入了C919团队，心里骄傲
得不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喜欢，另一方面是
觉得自己踩准了时代的脉搏。后来又加入
C929团队，这是一个真正从“0”到“1”的项目，
我能参与其中，再怎么辛苦都是快乐、幸福的。”
王奕表示。

久于努力 我一定能干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飞机事业走过
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到2002年C909项目
立项时，曾经参与过运10项目的人大多已经超
过或接近退休年龄，这给 C909甚至之后的
C919项目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人才不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快培养
新生力量，二是现有人员一个当两个用，大家
共同努力。赵春玲带领C909攻关团队的时
候，办公室在大场，家住在浦东周浦，上下班的
路上必须经卢浦大桥跨越黄浦江。“C909取证
前的3年攻关期间，我没见过白天的卢浦大
桥。”赵春玲说，早上天未大亮她就出发了，晚
上回家总归在22点以后。

2014年12月30日，C909获颁中国民航局
的型号合格证。紧接着，又开始驾驶舱优化攻
关。这一次的攻关一直延续到2019年。2020
年，赵春玲开始担任C919攻关组的副组长，又
是3年的攻关。“这些年，一直是快节奏的工作
方式，累是真累，但我心里的信念从来不曾动

摇：不管什么困难，一定能解决，国产大飞机一
定能干成！”赵春玲说。

2008年7月，李革萍到上飞院报到的第二
天，领导就让她赶紧到大场的C909总装车间去
干活。“当时不是人手不足嘛，刚好我又有经验，
于是赶紧去现场干活。”李革萍说，在以往的工
作中，很多项目她都要全流程管理，“从图纸到
生产到适航甚至维修，全都要管，所以也就锻炼
出了自己专业之外的能力。”

在工作现场，李革萍经常说：“我不是什么
领导，我就是你们的师傅，你有什么困难来找
我，我告诉你怎么解决问题。”李革萍常常一听
问题的描述，就能给下属指出应该去找什么材
料的哪个章节，或者哪个供应商的哪个资料。
所以，很多曾经在李革萍团队工作的员工都对
李革萍特别感恩，因为与她一起工作期间，不
仅学到了技术，还学到了管理方法，真正实现
了自我成长。

2011年5月，一个无比棘手的问题出现在
李革萍和她的团队面前：按照适航条款的要
求，C909飞机的短舱防冰系统必须进行模拟
结冰条件下的机上地面试验，而国内从未做过
类似试验，甚至没有相关试验设备。李革萍带
着她的团队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设计方案、
绘制图纸、生产装配试验设备，最终使试验取
得圆满成功。

李革萍带领团队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不仅为项目节约了资金，而且为C909的
试飞节约了时间。

严林芳也碰到过这样紧急的任务。那是
C909首飞的前夜，突然某系统发生了一次故
障。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倒计时，严林芳的压力可
想而知。但严林芳和她的团队没有丝毫畏惧，立
即投入工作。首飞当天凌晨1点的时候，故障基
本排除，到太阳出来的时候，问题彻底解决。

“我的性格比较自信，也比较乐观。我读书
的时候数学比较好，再难的题目我都有信心一
定能解答出来。参加工作后，这种性格也带到
了工作中，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坚信一定能
干成。”严林芳表示。

经过C909、C919两大型号的磨炼，年轻一
代也成长起来了。C929项目总体团队的张利
娟就是其中一员。本科、硕士都就读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张利娟2015年加入中国商飞，
一直从事系统布置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
要从全机的角度来考虑，哪个设备摆放在哪个
位置。在设计师眼里，自己的系统都是最重要
的，但从全机的层面来看，必须取得平衡。”张
利娟说，在她的工作中，除了精密的计算、逻辑
的推理，与同事讨论，甚至争论也是常事，但她
从来认理不认人，“只要是综合权衡后认可的
决定，阻力再大，我也要把它干成。”

终于目标 那种喜悦无法形容

2008年11月28日，C909在大场机场首飞
成功。严林芳坐在监控室里，看着C909矫健的
身影起飞又降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真的非
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严林芳表示，那种喜悦
是无法形容的，后来她们几个同事聚会，想起当
时的情景，再次流泪。

上世纪90年代，严林芳她们是一边做其他
工业品一边做民机技术的研究，实际上在2002
年C909立项之前就已经开始为其做技术储备
了。所以，她的激动不是因为连夜排故的辛劳，
而是因为C909是她多年来倾注了心血的结
晶。“不仅仅我一个人激动，当天很多人都来看
C909的首飞，不仅跑道旁站满了人，有些人甚
至还爬上了屋顶。”严林芳说，后来的C919首飞
也是一样，大家都非常激动，现场一片欢腾。

赵春玲进入中国商飞时，C909已经完成
首飞，开始各种试验试飞工作。她先是在
C919团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2012年加入
了C909团队，担任C909飞机航电电气系统
副总设计师。随着C909飞机航电和电气系
统关键技术攻关、机上试验、试飞等适航验证
工作的展开，赵春玲带领团队赴阎良、银川、
东营、中卫、成都、乌鲁木齐、格尔木等全国各
地大大小小的机场跟飞，解决了无数大大小
小的问题。最典型的是C909飞机试飞过程
中的一次技术攻关，如果该问题不能解决，
C909飞机的试验试飞将被迫停滞。赵春玲
带着攻关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经历了十
余个版本的软件迭代后，终于解决了该难题，
成功支持了C909飞机的后续试飞。

回顾这些过往，赵春玲记起的都是喜悦：
“任何一个问题，你没看透时都是一座山，等
你研究透了，它就是一粒沙，你轻轻一弹就把
它解决了。这时，你内心的喜悦，真是无法形
容的。而且，之前的压力越大，之后你的喜悦
也就越大。”

李革萍则用一个“爽”字来形容解决难题之
后的心情。在说起短舱防冰系统模拟结冰条件
下的机上地面试验圆满成功后的心情时，李革
萍大笑：“干这种活就是爽啊！”

对于李明、王奕、张利娟等年轻人来说，同
样的喜悦如期而至。2021年，李明刚到C929项
目复材团队不久，就碰上了一个大任务，如果按
平常的流程，时间根本不够用。于是，她联合团
队成员，提出上海、北京、沈阳等“三城四地打攻
坚”，又创新了工作方法，提出工程、工艺、工装
“三工协同”，三方随时联系，一有进展马上传递
给下游，而不是等所有任务都完成了再传递，这
样下游先做准备，最终使工期按时完成。

“每次完成一件阶段性的工作，我都会感觉
到内心非常充实，心里那种放松又充盈的感觉，
真是妙不可言。”李明说。

成于幸福 不需要特意去平衡

能够留在回忆中的，都是开心的事，但身处
其中时，那巨大的压力、无尽的煎熬、无休止的
出差，考验着每个人的身心。严林芳的女儿曾
经问她：“妈，你什么时候能不那么忙？”严林芳
回答说：“等C909首飞后应该就好了。”但事实
是，首飞之后，她继续那么忙，以至于不得不向
女儿解释：“妈妈算得不太准。”

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是每个职场
女性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李革萍的答案是，
幸福不幸福，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追求
的是照顾家庭，那你就把精力往家庭那边多放
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工作，那你就把精力往工
作那边多放一点。

李革萍的先生工作也很忙，两人经常加班、
出差，孩子的学习、生活相对管得少。“她小学三
年级时，作业需要家长签字。有一次拿了作业
本回来，责怪她爸爸说，‘你怎么检查的，我写错
了也没纠正过来’？那一次，我们就约法三章，
以后签字只管数量，不管质量，只管有没有完成
作业，不管写对了没有。”李革萍的孩子独立性、
自主性特别强，后来上大学、出国留学，乃至工
作，都不用李革萍操心。

赵春玲的孩子小升初那年，她在外常驻了
一年，一个月顶多能回家一次。那时孩子正是
长个的时候，赵春玲出发前还能用下巴卡到孩
子的头顶，但一年后再来比，妈妈再怎么抬下巴
也卡不到孩子的头顶了。

心里固然难过，但一转念，她说起那些当
年离开航空工业的同学：“她们的工作也忙，
但一般不至于像我们这样忙，对家庭的照顾
当然比我们多，收入也比我们高，但她们仍然
很羡慕我们，觉得我们能为国家做这么大的
事，个人事业与国家命运能够同频共振，是很
光荣的事。”赵春玲说，在飞机交付前还不觉
得，现在C909、C919都在运营了，而且飞得很
好，再想想自己能参与其中，再忙再累也是很
幸福的事。

90后王奕的孩子刚一岁半，正是对妈妈最
为依赖的时候。不过，王奕回忆生产之前和之
后的区别，觉得最大的改变不是孩子的到来给
自己带来的责任，而是自己心态的变化。“生孩
子之前，我碰到难题容易焦虑，但生孩子之后，
我觉得我这么大的问题都能解决，其他再也没
有什么能难倒我了。”王奕说，“不管是在公司面
对工作，还是回家面对孩子，我都很幸福，完全
不觉得这是需要如何去平衡的事。”

刘晓雨制图


